
 

 

建设广播电视学断想 

——写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创刊的时候 

 
左漠野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创刊了，我衷心地祝愿这棵破土而出的新苗茁壮地成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春风，给我国广播电视战线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好形势，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势头。我国广播电视工作者坚持“自己走路”的方针，

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取得显著的成绩。今天，广播电视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东西。不仅在国内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是世界

各地的人们了解中国人民和人民中国的一个窗口。 
    可是，广播电视工作者并没有因为既得的成绩而一味地自我感觉良好，而是清醒地认识

到，主观的工作同客观的形势和广大群众的要求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大家有这样一个共

同的志愿：全面改革，发挥优势，努力开创广播电视的新局面。我们要开创广播电视的新局

面，就必须努力进行广播电视的理论建设。大家知道，理论是有超前和反馈作用的。没有理

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正确的理论一旦为人们掌握，就可以变成物质的力量。中国广播电

视学会，就是在这种客观形势和主观认识的结合处产生的。它的宗旨是：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组织会员开展广播电视的学术研究，为提高广播电视工作者的素质、提高广

播电视质量和发展广播电视事业服务，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促进广播

电视工作的全面改革。我想，《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的任务，就是本着这个宗旨，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贯彻“双百”方针，实行学术自由、写作自由、讨论和批评的自由，以开展广播

电视的学术研究。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学（广播学、电视学）的建设和发

展。 
    成语说：名正言顺。广播电视学是一个集合名词，分开来说就是广播学、电视学。这种

合与分是相辅相成的。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是科学分化占主导地位，而观代科学与技术革

命，综合则有占主导地位的趋向。各门学科之间彼此渗透，紧密联系，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

合。广播和电视具有共性，但又各有其特性。广播电视学主要是研究广播和电视的某些共同

规律，而广播、电视自身的特殊规律，就需要广播学、电视学去着重钻研、探究了。广播学、

电视学可以利用广播电视学的共性研究的成果，去深化其自身特殊规律的研究，而广播学、

电视学的研究成果，又可以给广播电视学的研究提供基础和新鲜的资源。两者可以同步进行。

广播学、电视学是广播电视学的子系统，它们的下面还有讲多分支。广播电视学是研究广播

电视的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它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广播电视宣传、广播电视技术、广

播电视管理，广播电视史。广播电视宣传是四个组成部分的主体，而它们有是密切关联、互

相交叉的。西方的大众传播学已经介绍到我国来了。但是还没有听说外国有一门广播电视学。

那么，是否外国没有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有呢？古老的指南针早已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具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传播学，只能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中产生。 
“广播电视有学”的提出绝非意味着我们在广播电视方面已经有了不少学问，而只是说

其中大有学问，需要我们认真刻苦地去学习、钻研，学以致用。中国人民广播已有四十多年

的历史，电视的历史也将近三十年了。我国广播电视工作者在过去几十年的实践中，积累了

许多经验，从中找出了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并且逐步使它们系统化。但是，总的说来，广

播电视理论的研究还很不够，跟不上客观形势和整个事业发展的要求。关于播电视的理论研

究，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都还没有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果。比如，我们大家都在从事人

民广播电视事业。什么是“事业”呢？事业的确切释义应该是：人们从事的，具有一定目标、



 

 

规模和系统而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活动。可是，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我们把事业的含

义仅仅限于技术和基本建没，而广播电视宣传却不包括在内。这个理解显然是不全面的。广

播电视事业的内涵，应当是广播电视系统影响着社会发展的一切经常活动的总和。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把自然界看作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是互相密切联

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的。用现代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广播电视是一个系统，宣传、

技术和管理是它的三个子系统，三者是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和制约的。为了这个共同的认识

和共同的语言，才能横、竖、合理地调整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充分发挥分工中的协作精神，

使部分的功能和目标服从系统总体的最佳目标，以达到总体的最优成果。 
    小而言之，一篇广播稿的用词问题，也都有足字琢磨的学问。比如，写一篇广播新闻稿，

有的同志就不懂得或不汪意将其中的人名，地名适当重复，往往光开头写一个名字，下面就

全用代词了。这种作法没有仔细考虑，广播一听就过去了。在信息吸收率和注意力集中程度

方面，听觉都比视觉要低；而人名、地名在一篇新闻报道中又往往占有重要的地位，只听一

遍很难记住，甚至可能开头就没听见，如果适当地重复一、两次。不但可以加深听众印象，

便于记忆，而且有利于多级传播，扩大报道的影响。如果从服务听众的角度出发，讲求传播

的效果，运用教育学、心理学与传播学的某些命题和实验数据，就可以对编辑工作中的这个

很小的问题写出一篇专论。又比如，近几年来在我国蓬勃兴起的电视剧，已经深入到亿万人

民的生活中去了，它在迫切地呼唤着理论的指引。 
    过去长期“左”的影响，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动乱，使广播电视的理论研究工作失落

了许多时间。近几年来，我国广播电视工作者，在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方面支付了不少心力，

写出了一些文章、专著、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过，这也仅仅是开始。已往须谏，来者可追，

一切事情从现在开始都不算晚。只要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头，持之以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

广播电视学（广播学、电视学）建设的前景是无限光明，大有可为的。 
    我想，从事广播电视学 （广播学、电视学）的研究和写作，有三个需要注意的要点： 
    一、要联系实际。大家知道，具体地研究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和活

的灵魂。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广播电视学

有着较强的实践性。研究广播电视学必须联系我国广播电视的实际，包括历史的实际、当前

的实际、可预见的未来的实际。在研究中，不仅是定性分析，而且一定要有定量分析，使两

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联系实际的研究和写作，决不是堆砌事实、罗列现象，而是要从实际出

发，总结以往的经验，研究当前的具体情况，关注可以预见的前景，虚实结合，以虚带实，

提出问题，说明问题，解决问题。作为实践之认识的研究成果，应当是再实践的正确响导。

只有密切联系中国广播电视和中国的实际，才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计会主义广播电视学，

也才能使它放出国际性的光彩。 
    二、要博览群科。“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将包话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

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关于人类科学发展的这一预见，正在我们的时代变  
为生动的现实。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必须从相关的学科吸收有用的东西。

广播电视学（广播学、电视学）也不能例外。广播电视理论的研究者，必须博览群科，从有

关学科一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美

学、语言学、管理学、电子学、声学、光学等，批判地汲取合适的养分，以利于广播学、电

视，这对孪业的婴儿茁壮成长起来。新的枝术革命推动现代科学迅猛发屁，相继出现了一序

列新兴学科，如四十年代末几乎同时产生的系统沦、信息论、控制论，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发

展和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又新兴和发展起耗散结构论、协同

论、突变论。这些现代料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系统理论、系统方法，应该也能够应用到

播电视学的研究中来。当然，对于有关学科的借鉴、引用、汲取，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切忌浮光掠影，一知半解地生搬硬套。 



 

 

     三、要坚持经典。这个经典就是马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必须以马克思

主义哲学，作为建设广播电视学的指针。辩证唯物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科学的体系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高层次。如果离开了这个经，就会走错道。只有很好地创造性地掌握和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武器，辅之以现代科学方法和广播电视学本身所独有的特殊方法，才

能对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的实际、情况、过程和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说明、概括、上升，

逐步建成广播电视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广播电视学的建设是一大系统工程，需要“众志成城”。我希望而且相信，在广播电视

系统从事各种不同活动的同志们，都会关心和支援这项“基建工程”。学会的一个不言而喻

的职责是“以文会友”，这个《学刊》就是会友以文的一个园地。我愿意和同志们在一起，

勉作一个辛勤的园丁，用我们的心血和汗水，把这块园地经营好；同时，要发汤“开门办广

播”的传统作风，把这个园地的门向外敞开，让各方面特别是兄弟新闻部门的同志们、朋友 
们的鸿文佳作连同建议与批评，能够不断地传来，使这个园地四季常青，很好地开花结果。 

的确，广播电视方面的学问也是无止境的。古人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

舟。”同舟共济于这无边学海中的人们，只要端正航向，协力同心，艰苦奋斗，就一定可以

为所从事的事业找到新的彼岸。 
 

（原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7 年第 1 期） 


